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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地区间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大量人口向

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民被称为“盲流”，“农民工”等。农民工流动问题已经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是还有一种人口流动容易被忽略：就是女性的婚姻流动现象。中国

西南地区很多女性由于婚嫁而流动到中南，华南的汉族农村，其中包括很多少数民族女性。  

出现现代中国女性婚姻流动的主要原因为农村的配偶不足。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以后，很

多人偏好男孩，造成了农村地区男女性别比的不平衡。加之，因为农村地区的未婚女性也开

始外出打工，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对男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婚礼的规模越来越大，

造成贫困男性的择偶困难。农村的未婚男性在居住地不容易找配偶，开始前往西南少数民族

地区寻找。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按照社会类型分析人口统计，提出婚姻迁移的原

因，之后建议如何解决女性的弱势性问题［ex. 張（編） 1994; 万 2007; Davin 1999］。另一

种是讨论女性个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外嫁女性是否有主体性，以及如何发挥女性的主观能

动性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ex. Fan 2002］。但是，这种研究很少关注女性的家乡具体发生了

什么样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报告中，我根据在云南省的拉祜族村落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讨论

拉祜族的家庭和结婚观念在女性婚姻流动中如何变化。  

拉祜族分布在中国云南省，缅甸，泰国等东南亚一带的山区。拉祜族的跨境分布始于历

史上的南下迁徙。明清时期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了云南省。大乘佛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的传入

引发了拉祜族的宗教变化。在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促使他们不断向南迁徙。但是，

1980 年代以后，拉祜族的流动变成了相反的方向，从西南中国到华南 /中南地域的劳动和女

性婚姻流动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的调查地 P 村位于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引发 P 村出现女性婚姻流动的一个原因

是 1988 年发生的澜沧大地震。P 村的大多数房子倒塌，村民的生活面临危机，拉祜女性被迫

选择嫁给省外汉族男性。这个现象出现的初期，生活困难的女性通过中介者的介绍外嫁，但

是 1990 年代中期之后汉族男性可以去到拉祜村落寻找配偶，因此男性和女性结婚之前可以见

面。通过这种方式，女性的父母在婚前可以判断女婿的性格和能力，所以拉祜女性的父母逐

渐不再反对这种婚姻，大家认为嫁给汉族会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可是，2006 年前后澜沧县

政府和公安部门为了防止拐卖开始限制外地人进入拉祜地区寻找配偶。在此之后，如果拉祜

女性希望外嫁，又需要经由各种各样的中介者介绍。但如果只通过中介者的介绍，女方婚前

无法见到男方，女性很难了解男方的基本情况，婚姻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大。拉祜女性大多数

婚前不懂汉语，结婚之后很少与亲戚之间往来，女性和老家的联系方法也不太多。拉祜村民

描述女性外嫁汉族的地方只有一个表述，即“汉族之国”，这是相对于自己所在的“拉祜之国”

而言的。这似乎两个“国”的中间有一条不可见的界线。很多拉祜女性尽管不知道婚后的生活

习惯，依然憧憬“汉族之国”的美好生活而背井离乡，但其实很多情况下她们的丈夫也是农民。

所以，她们中不少的女性婚后难免纠结是否回老家。根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拉祜族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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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人口分布，男性 2893 人，女性 8062 人，女性人口数量高出男性人口 2.5 倍。  

这种女性婚姻迁移冲击拉祜族的家庭形态。本来，拉祜族的亲属关系是双系的，没有牢

固的单系亲属集团。对 P 村和周围的拉祜族来说，他们最小而且最重要的社会机构是“房子 

yeh”。“房子”是劳动交换和举行仪式的基本单位，由丈夫，妻子，未婚儿女所构成。婚姻是

建立新的“房子”的主要契机。因为拉祜的亲属关系是双系，亲属范围比较模糊，“房子”是连

接男女双方的关系网络的主要枢纽。但是，随着女性婚姻流动的增加，出现了外嫁女性到底

属于哪个“房子”，她们应该属于婆家还是娘家等等。关于女性的所属问题，父母的纠结在拉

祜固有的仪式场面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拉祜人来说，人的灵魂并不只有一个。灵魂至少有两种，一个是“身体之灵魂”，一个

是“火塘之灵魂”。“身体之灵魂”由于主人的恐惧会经常从身体“跑”让主人生病。相反，“火塘

之灵魂”就很少移动，一直留在主人所属的房子里。如果火塘的灵魂离开火塘，主人就会死亡。

因此，如果身体与灵魂的脱离时，需要举行招魂仪式。招魂仪式过程基本在主人所属的房子

里举行或是在房子里结束，是因为房子里才有“火塘之灵魂”。可见，火塘的灵魂是生命的基

础。在人生中，火塘之灵魂的移动机会并不多，其中一个就是结婚。它以结婚为契机搬到婚

后的居住地，此后主人就需要在婚后的居住地举行招魂仪式。  

但是，父母对于嫁到省外女性的招魂活动没有固定的标准。一般而言，根据基本的观念

来说外嫁女性应该在婆家举行招魂仪式，但是有些父母继续在自家举行他们女儿的招魂仪式。

他们强调亲子关系比婚姻关系重要，或者认为汉族和拉祜族之间的习惯不同。但是，有些外

嫁女性拒绝父母对她进行招魂，因为她认为自己所属的“房子”已不再是她的家乡。特别是最

近不少拉祜女性外嫁后还在纠结自己的所属，有些人甚至放弃婚姻关系返回娘家。因此，父

母很难确定女儿的“火塘之灵魂”所在的地方。  

从另一方面说，最近父母重视外嫁女性的户口。某外嫁女性的父亲对我说了户口问题。

他说：“不带户口回来等于灵魂没有回来”。父母虽然不反对女儿的外嫁，但是要求把女儿的

户口留在老家。户口是享受国家的福利服务，承包土地的权利，教育机会等权利的最重要的

保障，户口需要在常住地登记。在 P 村发生的一个事件让村民了解了户口的重要性：某女性

嫁到了安徽省，并迁移了户口。但此后和丈夫的关系恶化，自己跑了回来。由于她没法把户

口迁移回来，不能离婚也不能再婚。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很多女性的父母虽然不反对嫁至省

外省外婚出但是不同意迁移女儿的户口。  

这种实践基本根据女性的意志决定。如果女性对婚后的生活满意，决定一辈子和丈夫生

活下去的话，那么父母不会举行老家的招魂仪式而且同意迁移女儿的户口。以女性的跨境婚

姻流动为契机， 拉祜的“房子”界限变得越来越不明确，但是拉祜人们会尽量明确外出女性的

所属地。  

面对这种现象在西南中国边境地域的变化，研究者能做些什么呢？  目前，同样的现象

已经开始跨境，到达国外。中国各地的女性不足已经引发了从老挝，越南，缅甸等相邻国家

的女性向中国流动的现象。报告者的调查地点也不例外，调查之中曾听说缅甸籍的拉祜女性

来到中国结婚。可是，这种越境婚姻现象常常被视为犯罪，拐卖妇女。不只在中国，亚洲的

很多地方发生的国际婚姻具有同样的性质。地域间经济差距常常会引发很多女性的跨境婚姻

流动。比如曾出现中国女性嫁到到日本，还有，不少女性从菲律宾，越南，印尼，越南嫁到

台湾，韩国，日本等等。  

其实，对于这种女性婚姻迁移引发的连锁现象，研究者明确提出某种主张并没有那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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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目前的有些研究强调女性的被害者性，提出了救济措施。另外一种是讨论女性个人的主

体性，认为女性是否具有主体性，以及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获得主体性。但如果把少

数民族女性的嫁至省外视为悲剧，建议限制外嫁的话，等于为了保护民族文化，将少数民族

封闭在某个地域内。相反，如果保护女性的移动自由，主张女性移动就是女性发挥主体性的

好机会，从结果来说也相当于同意少数民族被汉族社会同化。  

虽然女性婚姻流动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背景下出现的，但在拉祜外嫁女性的故乡，

人们已经开始主动适应这种社会变化，并尝试改变风俗习惯。在这个报告中，我并不试图  用

“应有的模范的社会家庭形态”来解决社会问题，而是想围绕拉祜外嫁女性的家乡，讨论家乡

的人如何理解女性的婚姻流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通过这个讨论，可以发现拉祜族原本的

家庭和婚姻观念之中哪些可以改变，哪些应该重视？通过这个研究，我们也能发现婚姻流动

对在当事人家庭以及结婚意味着什么。此外，通过这个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现有认知下的

所谓的正常家庭形式与正常的婚姻到底是什么。  

 P 村的拉祜村民为了让外嫁女性生活的更好所进行的努力，依然不是有效的沟通，他们

仅仅从拉祜人的角度做出的单方面努力。如前所述，“拉祜之国”和“汉族之国”之间的距离不

仅仅是地理上，更多是心理上的隔阂。虽然不是跨国流动，但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和华南 /

中南农村之间有看不见的文化上与心理上的障碍。现代中国的婚姻流动是不可避免的，限制

移动是不现实的，但是为了让外嫁拉祜女性能与娘家和婆家保持有效沟通，过上更幸福的生

活，我们要寻找出两个地域之间行之有效的对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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